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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而今时光变迁，只有热血故事流传。9月 26日，在第六个中国国家烈士纪念日前夕，记者来到市烈士陵园，跟随工作人员刘晓利的脚步，走到一个个烈士墓前，共同回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5年农历六月十五，日本鬼子纠合土匪黄万镒对大峪抗日根据地

进行疯狂围剿，年仅 26岁的马英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马英宁

死不屈，用年轻的生命，奏出一曲巾帼英雄壮烈的凯歌。

积极抗日的马大嫂
1919年，马英出生在尚庄乡长马村一个贫农家庭，在马英 10岁那

年，父母双双染病，卧床不起。为了活命，父亲只好含泪将唯一的女儿送往

尚庄乡头道河村的一户贫农家当了童养媳。

马英的婆家是头道河村地地道道的贫农，靠租种几亩山岗薄地勉强

糊口。她的丈夫何学，是一个比她大 14岁的老实庄稼人。在马英 16岁时，

他们在一孔破窑洞里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马英的公公因病去世。沉重

的家庭负担、频繁的劳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她一家和千百万受难

的中国人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3年 12月的一天，伪保长刘新安向马英家派粮要款，因何学没在

家，交不出钱，伪保长把马英毒打一顿，并把她关押在保公所两天。阶级的

仇恨在马英胸中燃烧，她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

1944年 5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豫西。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豫

西的百万人民在苦海中挣扎。同年 8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解放了大峪地区。该地区的群众被迅速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抗

日武装，把农村革命斗争搞得热火朝天。马英也和其他穷苦人一样，怀着

对共产党的赤诚之心，热情地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她的丈夫何

学、大哥何进、侄子何永良都拿起枪杆子参加了民兵。何学还当上了村长，

每天领着民兵宣传抗日主张，苦练杀敌本领。马英则带领村里的妇女姐妹

们，积极为八路军筹备军粮，缝制军衣、军鞋。她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八

路军传送情报，经常通宵达旦地为在她家开会的同志们望风放哨。

她的家成了大峪抗日根据地南端唯一的联络站，只要是到她家的抗日

政府领导和八路军战士，她总是热情地为他们烧茶做饭、缝补衣衫。日子一

长，附近百十里的群众和八路军都知道头道河村有一位热心抗日的马大嫂。

为保护账单被捕
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使盘踞在大峪根据地周围的日本侵略军胆战心

惊、坐卧不安。为消灭抗日力量，日军联合汉奸土匪黄万镒，纠集匪徒数百

人，于 1945年农历六月十五，分东西两路向大峪根据地发起了疯狂进攻。

当时，何进带领 20多名民兵顽强守卫在根据地最南边，掩护村里的

群众向辉泉（现大峪镇辉泉村）一带转移。马英背着 2岁的女儿随人群一

起向比较安全的枣树庙村（现米庙镇境内）附近撤离。走着走着，她心里猛

然一惊：糟糕！家里的那床破棉套里还藏着一份给八路军筹粮的账单！上

面列着部队的编号、人数、驻地等军事秘密，绝不能落到敌人手中！想到这

里，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望着匆匆走过的人群焦急地寻找着。忽然，

她眼睛一亮，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一位大嫂跟前，把背上的女儿放下来交给

她：“大嫂，帮我照看一下孩子，我要回村里取一样东西，马上回来！”那位

大嫂听着不远处传来的阵阵枪声，关切地说：“敌人快进村了，太危险了！”

马英坚定地说：“顾不了那么多了。”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跑去。

身后传来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妈妈！我要妈妈！”马英强忍住快

要掉下来的眼泪，加快脚步往家里赶。她不时告诫自己：“快些！再快些！敌

人就要进村了！”

马英顺着村里的巷道刚一拐弯，就被汉奸黄万镒手下的大队长刘金

堂一伙发现了：“站住！往哪儿跑？”敌人从身后追了上来，马英沉着地三拐

两拐，从近道赶到了家里。她迅速撕开被套，取出账单丢进了火塘，眼看着

账单渐渐化为灰烬，马英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胜

利的微笑。当敌人冲进屋里时，她正从容地收拾衣服。

刘金堂打量着马英，满脸狐疑地问：“八路军都到哪儿去啦？”

“我不知道！”马英异常冷静地回答。

“那你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取几件衣裳。”

“胡说，把她带走！”

一群土匪一拥而上，把马英带走了。

马英遭到严刑拷打

刘金堂先把马英和另外一名妇女带到东安窑，并肆意进行侮辱、审

问。一直审问大半天，马英始终只说一句话“不知道！”

敌人看问不出啥名堂，便把她带到刘金堂的老巢———麻城寨上。

一进土匪大队院子，马英见大哥何进也被抓来了，敌人把何进捆在院内

的一颗大椿树上，严刑拷打，追问八路军的去向，何进也是一句话“不知道！”

敌人恼羞成怒，棍棒齐下，打得何进死去活来。有一个叫焦官保的家伙，操起

一把大刀向何进的腿上砍去，何进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伤口足有五寸多长，

白骨露在外边，鲜血顺着裤腿流在地上。敌人认为女人家胆子小，想以此来

威胁马英，可惜他们想错了，马英回答他们的仍是一句话“不知道！”一阵暴雨

般的皮鞭拷打过之后，马英还是用无比坚强的口吻说：“不知道！”

残暴的敌人使出最残忍的一手，把马英的上衣脱掉，用烧红了的铁锨

往她身上烙。随着吱吱的响声，鲜血和油膏冒着烟滴下来，马英当即昏了

过去，冷水又把她浇醒过来。可是，她还是一句话：“不知道！”

一群疯狗似的土匪，在什么也得不到的情况下，一拥而上，用刺刀朝

马英身上刺去……年仅 26岁的马英，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人称鹰城刘胡兰。

1983年 4月 20日，马英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何社是大峪镇高岭村东坡人，中共

党员，1944年至 1945年任临汝县政府第

一区马鞍驼村农会主席。他出身贫苦，工

作积极，为人正直，对党忠诚，深受贫苦

农民的爱戴和拥护。1945年 11月，八路

军皮定均司令和徐子荣政委带领的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南下时，何社因病经组织

批准留下，就地隐藏，做地下革命工作。

后被地主恶霸梁小舟等人杀害。

何社组织带领农民群众进行轰轰烈

烈的革命工作，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贫

苦农民的欢迎，但也引起了土财主何金

立的强烈不满，何金立把何社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事事处处与何社做对，挖空

心思破坏农会工作。

1945年 5月至 6月，抗日县政府工

作人员裴建国等人在马鞍驼村工作时，

何社派何金立家管饭，何金立不仅不管

饭，还辱骂何社。工作组走后，何金立更

加嚣张，处处给何社等村干部以恶毒攻

击，并扬言要杀死何社。

何金立是个破坏革命事业，大发国

难财的反动分子，在 1942年这个罕见的

灾荒之年，他趁机对穷人大肆盘剥，从贫

苦农民手中以低廉价格巧夺大量土地。

在倒地运动中，何社带领农民要求何金

立退还被掠夺去的土地。他顽固抵抗，拒

不退还，受到了临汝抗日县政府县长党

峰的严厉批评。从此，何金立对何社怀恨

在心，和袁窑的地主恶霸梁小舟、梁叙臣

勾结在一起，变本加厉地破坏抗日活动。

一天，何社带领群众，与何金立等人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县政府根

据何金立的反革命罪行，顺应广大群众

的要求，把何金立抓捕归案，并召开群众

大会，宣布其罪状，依法枪决，何社和广

大群众拍手称快。革命工作顺利开展，使

梁小舟等更加恐惧，也更加仇恨何社。

1945年 11月，在皮定均和徐子荣支

队胜利撤走后，当地的地主武装立即向留

下来的党员、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一时间，大峪上空布满了恐怖的阴云。土

匪大队长梁金龙、中队长高金灵，率领一

群土匪，由何金立之子何克带路，气势汹

汹地找何社算账，狂妄地叫嚣：“我们是为

何金立报仇来了。”他们在马鞍驼村于黑

吞（何社的姐夫）家把何社抓住。

梁金龙妄想从何社身上打开缺口，

搜寻党的秘密。他们把何社带到十字路

口杨宽（何社的表侄）家门口停下来，对

何社说：“八路军走时放在杨宽家一百袋

小麦，两挺机枪，只要你作证，可以放你

……”何社坚决否认，匪徒暴跳如雷。于

是他们把他吊在树上，背上放个磨盘，何

社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纷纷从额头上

掉下，但他仍然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匪

徒们嚎叫着：“说不说，不说吊死你……”

何社义正辞严地说：“你们就是把我打

死，我也只能这样说，我不知道有这回

事。”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下，何

社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匪徒们无计可施，把何社从树上解

下来送往辉泉村。在押送的路上，他因

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走不成路。匪徒

们就采用更残忍的手段折磨他，他们把

路边的小酸枣树砍下来，用带刺的枝条

往何社身上狠抽。他身上的衣服被打

破，遍体鳞伤，鲜血直流，鞋里都灌满了

血浆，走起路来“唿哧唿哧”直响，血沫

四溅。路旁的贫苦农民见此惨状无不落

泪，但何社仍不屈服。他们把何社带到

辉泉村后，在赵文忠家（何金立的姑家）

将何社吊在屋梁上，打得何社晕过去，

再用水浇醒。

“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走时给你交代

的啥任务？八路军走时放在谁家有枪有

粮食？说出来放你回家，不说打死你。”匪

徒们威逼利诱，毒法用尽，但意志坚强的

何社仍然一句话也不说，始终没有泄露

我党的机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在什么

也得不到的情况下，丧心病狂的敌人一

直将何社活活打死。

何社同志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

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被人民政

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01年，何社的名字

被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他

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及英雄事迹

将名垂青史，激励后人。

吕九是大峪许台村人，少时在家放

牧牛羊，没读过一天书。年龄大了，随兄

从事农业劳动。农闲时，赶着毛驴到煤矿

上驮煤卖，赚几个血汗钱以补贴家用。

为民保平安
1925年，匪盗作乱。为防匪盗，许台

村群众凑钱购枪 5支，推举吕九等 5人

掌管，以保护村庄家园。由于他们 5人的

共同努力，有效维护了村里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秩序，群众为之称

道。

吕九胆壮气盛，正义感强，除了保卫

自己的村庄外，对周围村庄的恶人恶事

也恨之入骨，并勇于除害安良。1929年

冬，毛顶村有位长者请求吕九帮助除掉

毛顶村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武金。

吕九对武金及其子武大章、武二章的恶

迹也早有所闻，所以他满口答应了。一天

夜里，吕九独奔毛顶村，在群众的协助下

处死了恶霸武金，武大章、武二章脱逃。

吕九枪法娴熟，打兔子、打飞鸟从不

落空。许台村南方 10多公里处有个黄庄

村，土匪黄万镒在当地独霸一方。1944年

春的一天，黄万镒为了炫耀武力，压倒群

雄，便在程庄设立靶场打靶，假意邀请附

近各村的地方武装前去参加。靶子是当

时用土板打土墙时留下的直径约五六公

分的空心圆眼。黄万镒的得意射手上前

先打，果然射中目标，但子弹擦着洞壁而

过，冒起了烟尘，在场的人对之喝彩不

绝。这时，吕九不慌不忙地说：“还会起

烟，不算打家。”说着举手连发 3枪，子弹

均从圆眼中穿心而过。场上喝彩声经久

不息，齐声夸其神射。这次打靶，吕九一

举扬名，从此成了誉满乡里的神枪手。

勇退匪寇
1944年 7月，日本侵略者进入大峪

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吕九家多年

积蓄的一窑木材也被日寇烧个精光。国

仇家恨铭刻在吕九心间，他暗下决心，誓

死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44年 9月，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

队由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率领，进

入大峪地区，于 11月中旬在大峪村建立

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区政府。政权

建立后，紧接着就筹备建立了县区地方武

装。大峪区地方武装名叫区干队，辖 4个

中队，吕九在其中一个中队任分队长，任

务是守卫石界岭这个天险（是自南进入大

峪的必由之路），保卫大峪抗日根据地。

1944年农历腊月，黄万镒公开投靠

日寇，当上了临汝县伪自卫队大队长，成

了汉奸。他为表示效忠日军，便派 300名

伪军，在一个下雪天向大峪抗日根据地

进犯。吕九闻讯，紧急带领 7名队员上山

阻击。只见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正向山上

摸来，吕九临危不惧，他大喊：“我吕九奉

命带队在此把口子，谁敢再前进一步，我

就要他的命！”敌人一听是吕九，便纷纷

趴下。为首的敌人头领还硬着头皮前进，

吕九命人开枪射击，将其打死。余匪见

状，纷纷四散逃命。这次战斗共毙敌 3

名，缴枪 1支，区干队无一伤亡。

吕九所在的中队，除保卫大峪根据

地南大门外，还参加了由八路军主力、县

独立团及区干队组织的整体作战，在上、

下官寺战斗，枣树庙战斗，袁窑战斗等战

场上都取得了胜利。

英勇就义
1945年 11月，皮徐支队奉命离开大

峪地区，向桐柏山区进发。区干队队员一

部分也随支队南下。吕九同大峪区干队

留下的人一起担任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

务。任务完成后，因失掉联系，吕九和其

他区干队队员分散隐蔽起来。

皮徐支队走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猖狂反扑，已摇身一变当上临汝县保安

团团长的黄万镒卷土重来，对在抗日战

争中立下功勋的大峪根据地人民群众进

行疯狂报复，到处捕杀原县独立团、区干

队成员、民兵和抗日群众。

3个多月后，吕九等人认为“风头”已

过，悄悄从外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哪知黄

万镒的探子冯书林很快给他报了信，把

吕九等人抓住，押到黄庄。对吕九恨得咬

牙切齿的匪徒施毒刑逼他招供，追问黄

万镒部下死去的匪徒及伪保长等是不是

吕九所杀。吕九只是怒目而视，一言不

发。匪徒们最后用生石灰粉往吕九眼里

揉搓，烧坏了他的双眼。第二天，黄万镒

部下将吕九等人押送到国民党临汝县政

府，投入监狱。在狱中，敌人怕吕九跑掉，

单独给他戴上脚镣，并进行严刑拷打，逼

他供出其他同志。无论敌人怎么折磨，吕

九宁死不屈，始终不说一句话。

1946年 9月 21日，是国民党反动派

对吕九下毒手的日子，刑场设在临汝县

城西关洗耳河河滩南头。在赴刑场途中，

吕九大义凛然，不断高喊：“乡亲们，我是

咱县许台人，因为参加抗日，敌人要杀害

我。”临刑前，敌人喝令他跪下，这位铁骨

铮铮的汉子却怒斥敌人道：“我吕九抗日

无罪，问心无愧，要杀就杀，坚决不跪！”

当天，吕九英勇就义，时年 39岁。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吕九为

革命烈士。1954年 8月 9日，临汝县人民

政府又在吕九的墓前立碑纪念，上写“革

命烈士吕九之墓”。

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金集区鞋子村

的杨树德，1948年 7月随解放区南下干

部来到中原，开辟新解放区。当时，杨树

德在中共中原局驻地———临汝县第六区

（现在的小屯镇）学习整训后，分配到一

区工作。同年 12月，一区召开代表会，组

建乡政权，选举乡级领导班子，杨树德任

庇东乡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乡党委书

记），杭安任乡长，唐长年任乡农会主席，

王光令任乡文书，刘庆功任乡农会文书，

何印任乡武装队长，乡政府驻地设在河

坡村。

庇东乡政府成立后，从各村农会里

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到乡政府成为乡干

部，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收缴土匪、恶霸

的枪支。

1949年 2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

出的“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

中国”的号召，全县上下普遍开展了动员

参军运动。在欢送新兵入伍、解放战场捷

报频传、反匪反霸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之

时，不甘心失败的土匪、恶霸、地主等反

动势力，暗中造谣生事，伺机反扑，煽动

群众说：“谁要参加农会，就把谁家的孩

子送去当炮灰，填平长江。”“各地都起来

了，共产党站不住脚了。”“新干部、农会

会员没错，都是外地来的老干部领着叫

斗争的，专打外来的干部”等等。

在临汝县刚刚解放初期，由于一部

分乡村干部和群众对时局认识不清，错

误地认为自己斗了土匪、恶霸、地主，分

了他们的财产，“怕变天、怕杀头”，在思

想上慢慢动摇起来。于是，在临汝县第一

区、第五区的安洼、夏店、养田等地，地

主、恶霸在后台，土匪头子刘金岳、张文

献、郭老六等在前台，纠集一些惯匪和不

务正业的坏人，威胁、蒙蔽、煽动部分不

明真相的群众，拉拢个别混入政权内部

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武装，策动了攻打

区、乡、村政权，杀害干部的第

一区和第五区土匪暴动事件。

1949年 3月 15日上午，杨

树德和刘庆功到田堂

村开会，该

村已是谣言四起，群众惶惶不安，连会都

已召集不起来，到 11 点只来了五六个

人。杨树德在村头向与会者讲了解放战

场上的好形势，要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安

定思想。之后杨树德返回乡政府，途经杨

堂村时，村干部庄合向杨树德汇报说，自

己去送表拉煤回来，在段村看到有土匪

活动。

当天中午吃饭时，庄三见等几个村

干部也来到乡政府，汇报在附近一带的

村庄也发现有土匪活动。饭后，杨树德带

领刘庆功、何印到段村调查了解土匪活

动是否属实。走出河坡村北场，乡干部范

宗有、唐景尧从郝庄（今陵头镇）方向跑

过来，向杨树德汇报说：“发现庇山东北

角一带有大量土匪，我俩不敢在郝庄开

会，先跑回来给您汇报情况。”

听到范宗有、唐景尧的汇报后，杨树

德果断改变原来计划，不顾个人安危，决

定到郝庄村查看实情。唐景尧当即表示

他不愿去郝庄，从此脱离工作。杨树德 4

人向郝庄方向奔去。杨树德带一支二八

盒子，何印带一支中长式长枪，刘庆功带

一支汉阳造长枪，范宗有没带枪。他们走

到朱楼村西沟时，杨树德把刘庆功的长

枪要了过去，走在最前面，当他走到郝庄

东北角时，土匪发现杨树德，并开枪向杨

树德射击。乡武装队长何印当即投敌叛

变，之后和土匪一起攻打安洼一区政府。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杨树德等人被打

散，杨树德顺势向郝庄东南方向撤退，跑

到建庄（河坡东一个自然村）村南地时，

范圪垱、李占河等几个土匪，从范庄村出

来，截住了杨树德的去路。杨树德转身又

返回建庄村，进入刘毛拉家。土匪包围了

刘毛拉家，让李占河（原乡委员）同杨树

德对话，骗他出来。杨树德听到是李占河

的声音，认为是自己人，出来后当即被土

匪架到建庄村东南的砖窑场上，惨遭枪

杀。

第一区和第五区的土匪只暴动了两

天，就被歼灭。杨树德也被安葬在河坡村

西南的一座庙院内。随后，在全县全面开

展了肃匪运动，彻查暴动主谋、首犯、骨

干分子及通匪人员。原乡长杭安、乡武装

队长何印、乡委员李占河均系土匪打入

革命政权的骨干分子。杭安被判刑，何印

及参与枪杀杨树德烈士的凶手范圪垱、

王林，被拉到杨树德烈士的墓前执行枪

决。李占河逃到陕西省周至县的深山里，

被公安人员抓获，押回执行枪决，为杨树

德烈士报了仇。

如今，杨树德烈士已迁移至我市烈

士陵园安葬。

神枪手吕九烈士

被土匪活活打死的烈士何社

被“自己人”出卖的烈士杨树德

巾帼英雄马英

汝州


